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花都府行复〔2022〕047号

申请人：徐某某1。
申请人：徐某某2。
申请人：徐某某3。
申请人：卢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
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8日作出的赤坭镇行处字[2021]第00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8日作出的赤坭镇行处字[2021]第00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被申请人确认本人及妻子及两个儿子，享有某某经济合作社的成员资格和享有某某经济合作社的同等福利待遇。
申请人称：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徐某某1因读书就业而迁移户口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选择也是身不由己的选择。毕业后将户口马上迁回经济社在当时意味着失业毫无实际。申请人毕业后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仅仅是为了个人务工所需，当时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从未真正落户城镇。当下毕业后当教师的也不会不去工作而回家耕田，同时得以保留户口不变，正是城乡结合统一为居民户口充分体现，城乡资源共享，乡也不应独占乡村资源。被申请人引用《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规定并不完全适用，这里是城乡结合，同为经济社居民。申请人回迁的时间为2015年，被申请人引用经济社2020年《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组织章程》（以下简称组织章程）作为参考依据也不恰当。申请人与卢某某与2010年5月登记结婚，申请人及其妻子仍然与父母同居。申请人的家庭家人从未迁出经济社。申请人于2015 年达到回迁条件（父母年均满 60周岁）将户籍回迁经济社，随后将申请人妻子及儿子户籍迁经济社，申请人妻子及儿子，在经济社没有发生过户籍迁移。按照2021年《花都区村赤坭镇某某合作社社员名册》（以下简称社员名册，详附件）社员进入集体经济组织方式，分为出生入户和婚姻入户，申请人妻子卢某某符合婚姻入户是经济社社员，申请人儿子徐某某2、徐某某3属于出生入户是经济社社员，认定方式为依法取得。《社员名册》第71户居民黄子珊 24 岁，于2021年5月18日迁入，丈夫为回迁非经济社组织成员，进入集体经济组织方式为婚姻入户。按照《组织章程》经济社社员资格取得分为自然取得、保留资格和表决取得三种类别。除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和双方同为本经济社社员社员的夫妻合法生育或者依法收养的子女为本经济社社员以及符合规定将户口迁出保留社员资格外，其余均属于特殊人员，只有表决通过才能成为社员。由《组织章程》和《社员名册》对比显而易见经济社社员资格认定并非按《组织章程》所执行，而是存在另有规定。对排除目标采用《组织章程》进行拦截，其余私立名册。经济社社长徇私舞弊。根本不存民主，自作主张独裁统治。申请人举证社长伪造组织章程，被申请人没有责令社长纠正其违规违纪行为。社长继续伪造2021年《社员名册》，《花都区赤坭镇某某合作社社员大会表决记录表》会议时间为2021年12月16日，在当天经济社根本没有召开过社员大会，会议表决内容为集体经济社《社员名册》，应到户71户，同意决议签名71 人均为代签名，不同意决议签名为0人。然后将社员资格名单公示在财务公开栏，用大型不透明塑料板遮挡，且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公示何时何地 《社员名册》，其目的用意明显，送政府部门的备案资料就是简单粗暴。申请人多次向经济社申请加入经济社，既有《组织章程》符合表决条件，经济社不理不顾，被申请人应优先责令经济社履行职资，为申请人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表决。而非引导申请人申请行政处决申请本末倒置。《组织章程》是写给谁看还是别有用途。2021年11月30日经济社收到《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举证通知书》以及申请人行政处理申请书副本1份及相关材料，通知明确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7日内就该案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证据，逾期不提供的视为放弃陈述和举证权利。而经济社社长在 2021年12月26才召开社员大会，附带提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举证通知书》，并向社员宣称“需要用经济社 5000元与申请人辩驳，即便申请人诉讼赢了也要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表决，且要 90%以上才算通过”。有申请人自发组织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同意申请人回迁成为社员不作为认定依据，也不责令经济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迫使申请人走信访、行政处理申请、行政诉讼，交相剥夺申请人《组织章程》的权利愚弄百姓。社员已同意申请人社员资格，经济社却刻意阻挠。经济社成立于1933年，施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自1933年至今 29 年，期间户口迁出迁入的社员不在少数，2021年《社员名册》当中也有回迁社员，进入集体经济社的方式表为出生入户，并不是按 《组织章程》所规定执行。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人进行了调查，并未对经济社进行认真调查，经济社也没有向被申请人提供任何书面证据否定申请人的举证。即经济社默认申请人责任田证明、家庭承包合同、自发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申请人向经济社加入经济社的申请。被申请人理应要求经济社拒对申请人加入经济社做出陈词。被申请人单方面根据申请人的户籍迁移对申请人一家四口所作决定有失公正。应查明经济社实际情况，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国情，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撤销 2022年1月18日作出的赤坭镇行处字【2021】第0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对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具有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条例》第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申请人徐某某1及案外人卢某某、徐某某2、徐某某3因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某某社”）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集体福利待遇问题发生争议，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处理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有权处理。
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根据被申请人调查查明，申请人徐某某1于1979年3月17日出生，出生后入户在某某社，后因入读XX学院，将户口迁至该校，其称毕业后，因在XX设备厂工作，再将户口迁至广东省XX市XX区X号。2010年5月，申请人徐某某1与卢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卢某某户口在赤坭镇赤坭社区，户口所在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X路X号。2010年10月6日，申请人徐某某1与卢某某生育了徐某某2，徐某某2出生后户口随卢某某。2015年12月21日，申请人徐某某1与案外人卢某某、徐某某2将户口迁回迁入某某社。2016年2月22日，申请人徐某某1与卢某某生育徐某某3，徐某某3出生后入户在某某社。现申请人徐某某1及案外人卢某某、徐某某2、徐某某3户口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X村X队X号。申请人徐某某1及案外人卢某某、徐某某2、徐某某3自户口迁回迁入某某社后，某某社未向其分配过年终分红款。
2020年4月3日，某某社经民主议定程序表决通过其修订的《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组织章程》（以下简称《组织章程》），该章程第三章社员及其权利义务 第十四条规定，除上述第十二、第十三条规定以外的特殊人员，按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审查和社员大会表决通过的，可以成为本经济社社员：（一）户口迁出本经济社所在地后再次迁入的人员及其配偶及子女；……。某某社在上述《组织章程》通过后，提交给本府农业部门进行了备案。
以上事实，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徐某某1和某某社提交的证据，对双方进行调查后予以查实。
三、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申请人徐某某1因读书将户口从某某社迁出，毕业后未及时迁回，而将户口迁至工作地。后于2015年才将户口迁回某某社，根据上述规定及某某社的组织章程，其成员资格须某某社的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对于申请人徐某某1提出，其每年均参加某某社组织的义务清洁村面卫生活动，以说明其履行了某某社的成员义务，属于某某社的成员。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活动属某某社的组织章程义务，且某某社也予以否认。对于申请人徐某某1提出，某某社的《组织章程》未经法定民主议定程序制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根据上述《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即便某某社的《组织章程》不符合法定民主议定程序而无效的情况下，对于其成员资格的确定，仍须由某某社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的方式确定。因申请人徐某某1在户口迁回某某社后，其成员资格未经被申请人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故其不具有某某社的成员资格。因此，对申请人徐某某1主张具有某某社的成员资格及享有某某社其他成员的同等福利待遇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被申请人不予支持。
四、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
申请人徐某某1及案外人于2021年11月16日就涉案行政处理申请向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处理。被申请人2021年11月20日受理后，为保障某某社的权利，于2021年12月13日依法将行政处理申请材料及举证通知书送达给某某社。后申请人于2022年1月11日向申请人进行调查，于2022年1月12日向某某社负责人进行调查。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后于2022年1月18日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后向申请人及某某社送达了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因此，处理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涉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称：
第三人没有提交相关意见。
本府查明：
2021年11月16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处理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要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具有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某某社”）的成员资格并享有被申请人的其他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
2022年1月18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赤坭镇行处字〔2021〕第002号），驳回申请人的全部申请请求。申请人对该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经查，申请人徐某某11979年3月17日出生后入户在某某社，后因读书和工作的原因先后将户口迁至XX学院和广东省XX市XX区X号。2010年5月，徐某某1与卢某某登记结婚，婚后于2010年10月6日生育了徐某某2，徐某某2出生后入户卢某某的户口所在地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XX路X号。2015年12月21 日，徐某某1、卢某某、徐某某2将户口迁回、迁入某某社。2016年2月22日，徐某某1与卢某某生育徐某某4，徐某某4出生后入户某某社。徐某某1、卢某某、徐某某2、徐某某4自户口迁回、迁入某某社后，某某社未向其分配过年终分红款。
另查，2020年4月3日，某某社经民主议定程序表决通过其修订的《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组织章程（以下简称《组织章程》），该章程第三章社员及其权利义务 第十四条规定，除上述第十二、第十三条规定以外的特殊人员，按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审查和社员大会表决通过的，可以成为本经济社社员：（一）户口迁出经济社所在地后再次迁入的人员及其配偶及子女。
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理申请书、户口本、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组织章程》、某某社两委商议会议记录、某某村党委成员审议会议记录、某某社党支部成员提议会议记录、某某社民主表决情况、某某村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公示证明、公示情况反馈表、调查笔录、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等相关证据为证。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权利和其他权利”，被申请人对其辖区内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分红等待遇问题有权作出处理决定。
申请人徐某某1、卢某某、徐某某2于2015年12月21 日将户口迁回、迁入某某社，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户口迁入人员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申请人徐某某1、卢某某、徐某某2未经上述程序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可认定为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人徐某某3作为徐某某1、卢某某的小孩，其身份随父母而定，因其父母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亦可认定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某某经济合作社也明确否认申请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申请人据此不支持申请人申请请求，合法有据。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赤坭镇行处字〔2021〕第002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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